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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明三思湖

■ 傅立勇

这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季节，多么
希望来一阵风，又一阵风，哪怕是只
能让水面泛起涟漪的微风。假如让时
间往前挪移那么一点，哪怕是一点
点，就能听到落叶簌簌，感受到秋高
气爽的韵味了。在这样的季节里，没
有理由不按住焦躁的脉搏，让内心平
静一些，恬淡一些。

还好，遇上了三思湖。
这个地方我来过，但现在站在它

的面前，我却不认识了。因为它变
了，从一个满脸污垢的山姑，变成了
楚楚动人的仙子。五年前，它还是闲
置的烂水田和鱼塘，又黑又臭，藏在
桐木岭一个狭长的山坳中。后来，终
于有机会摇身一变，成了阶梯式的三
潭湖水。如果它真有灵性的话，那绝
对少不了那种一觉醒来，从小丑鸭变
成黑天鹅般的惊喜。

一个人在湖畔徜徉，你竖耳细
听，一定有潺潺的水声，若你低着
头，想找到源头，那还真有点难了。
不妨抬起头来吧，看——两侧的山峦
连绵起伏，葱茏叠翠，梧桐、香樟、
马尾松、枫香树、胡桃楸……手挽着
手，肩并着肩，密密匝匝，绿盖如
阴。钻进林中的小径，可见大部分的
树，高度都在二三十米，有的甚至有
五十米，好似篮球运动员争相比高，
抢着迎接每天的第一缕阳光。不是
吗？树有多高，根就有多深，从天而
降的甘霖，都渗入了黑土，顺着它们
的根脉，不，是水脉，悄无声息地潜
流，最终汇入湖中。

三思湖的水非同一般。
不一般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绿。

三思湖的绿是淡泊的，深沉的，像一
位满腹经纶而又不露声色的长者。
对，师长的长，学长的长。让你在他
的面前，不敢有半点造次。

课余，我常流连于湖畔，走走，
停停。眼睛困了，便挑一簇水草、一
块奇石，张望，甚至发呆。有时还会
转过身去，走上一段回头路。似乎不
这样做，就会有很多东西看不真切。
好比坐在湖边的静心亭，捧着一本
书，已读到了一百页，却又倒回，从
五十页重来，就想反复几遍，把字里
行间的精髓嚼出来。

这是一个清净明澈的湖。只有在
这样的湖里，才会有这么机灵惹爱的
鱼儿。那天清晨，山林还浸在橙黄的
曦光里，我独自来到三思湖畔，寻得

一处架在水上的廊台，让大脑几近静
默，任目光在凝绿若璞的水面上游
离。无意间咳嗽了一声，顿见湖心荡
起了清波，不，是彩波！继而，数不
清的各色锦鲤，不约而同向我的脚下
游来，摇头摆尾，你嬉我闹，像五颜
六色的花瓣从簸箕大的泉眼喷涌而
出。它们昂着头，张着小小的嘴，像
一群嗷嗷待哺的婴儿……我两手空
空，木讷许久，待见它们似乎失望，
摇着尾鳍向一旁游去，不免满心愧
疚。自那，再到三思湖，我都不忘带
上一点面包或饼干，想挽回一些面
子。

我不由想起今春朋友邀约的一次
郊游。来到一个湖边，严格一点说，
是在田间挖出的水塘！美其名曰捉
鱼，但在那浑浊而飘着泥腥味的水
里，却难见半点鱼影。往塘边撒上一
把饵料，过了四五分钟，才见一条鲤
鱼，另有一条草鱼，懒洋洋地从水底
游出来。不知是老了，还是累了，应
该都不是。陡见其身上有不少鳞片脱
落，血痕斑斑，我断定是生病了。待
到午餐，看到端上桌的鱼片，并非往
昔的白嫩，而呈浅浅的黄泥色，我的
胃口瞬间关闭。

其实，在三思湖里，还藏着比绿
更美好的东西。

那天傍晚，天气燥热，我本是在
森林步道上散步，但觉得林里的蝉鸣
胜过往日，紧贴大脑的耳膜开始抗议
了。我赶紧逃之夭夭，来到了三思湖
畔，但那高分贝的啹啹声依然不绝于
耳。我有些烦，斜靠在静心亭的长椅
上，眯着双眼养神。忽然，我发现旁
边的湖面上漂着三团黑乎乎的东西。
赶紧睁眼细看，哈哈，不就是黑天鹅
呀！原来，它们把那长长的脖颈收放
在后背上，将头插在翅膀下，睡得正
香呢！难道它们听不到这般聒噪的蝉
鸣吗？难道它们不担心外来的侵害
吗？……想着想着，自己仿佛也变成
了一只黑天鹅，轻轻凫在湖面，耳
边，只有涟漪颤动的声音，只有时光
流逝的声音……待回过神来，那种

“山中人兮芳杜若”的幽秘况味，想
必只有自己知道了。

为什么叫三思湖？是该问问这名
字的由来，有同学告诉我：思进、思
变、思源。

我想，在湖边行走，以水为镜，
平心静气，多问问自己：我从何处
来？现在干什么？今后往哪走？这，
不也是三思吗！

隶书《明·奢香夫人 回水西纪事》 伍剑

伍剑：中国书法家
协会隶书委员会委
员、湖南省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齐白
石纪念馆（美术馆）
馆长。

羞藏心底见明君，闷坐雕鞍万里行。
逾牆幸览三州美，遍地芳华聚金陵。
陛见陈情怀罪意，书斥马督负皇恩。
义过千兵将军倒，九驿联通天下情。

我 8 月 7 号飞抵遵义，8 号到达铜仁，9 号上
午随贵州作协采风团一行，来到梵净山下。之
后，改乘景区专车，盘绕 20 分钟，至缆车站停
下，再乘空中缆车，开启第一个观光环节。据说
梵净山有 2767种动物，其中黔金丝猴为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被誉为“地球的独生子”。还有熊猴、
猕猴、云豹、林麝、毛冠鹿、苏门羚、穿山甲、
红腹角雉、白冠长尾雉和大鲵等 14种。缆车上，
我睁大眼睛，四处张望，许是太高，我还是一个
动物也没看到；却闻鸟语雀跃，啁啾歌唱。看
来，会飞的不仅有翅膀，还有天籁的传声筒，一
样的清新动人。

遥望窗外原始的洪荒景象，真是令人迷醉。
我们的缆车由山洼向雄伟壮观的一座座山头徐
行，感觉很是惬意、轻轻松松就翻过了层峦叠嶂
的大山，要不是乘坐缆车，估计我今生今世都不
可能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梵净山腹地的风光，更不
可能由近及远地眺望海拔 2572米高的梵净山主峰
——凤凰山。只见那绵延的山峰上缠绕着行云，
感觉我们在走，它也在走，方向刚好相反，所以
走得飞快，这恰好应了那句“看云卷云舒，去留
无意”，而我不仅有意而且有心，却是一样的留不
住，那云的雾散云开与浓雾重来的势不可挡！
看，此刻有几缕阳光穿过云雾，斜插山峰，那金
色阳光把峰尖瞬间照亮，像一柄镀金的宝剑之
锋，闪闪发光，锃亮逼现，巍峨坚挺，真是“刺
破青天锷未残”啊！哈哈，这才是我要看想见的
雄峰啊！却是在走，一刻不停。所谓最美的风
光，其实就是这样活的、动的、稍纵即逝的，没
有一成不变的、真正动人的美景，而且永远都是
一次性的，不可复制；像好诗一样，都是即兴的
极致的闪光，一瞬一瞬的，捕捉到了，是福分，
捕捉不到，那就是天意难求啦。所以，旅游永远
充满了诱惑，你不知道下一站会遇到何等奇幻的
神迹。喜欢旅游的人，不辞劳苦，登高爬低，大
抵都是渴望着获得新异神奇的风光之人吧？好
好，那就继续加油。

的确，好景一闪而过，然而给人留下的美
感，却潜入心底，没准儿啥时候，就会冒出来，
闪现眼前。到站了。下了缆车，我们一行再次团
聚，听导游介绍，她说，从现在的索道站出发，
如果上下时间都算上的话，到森林栈道，要 40分
钟；再往蘑菇石，要 20分钟；从蘑菇石爬到老金
顶，要 50分钟；最后，到达红云金顶，还需要 30
分钟，这是梵净山的精华线路，全程 3 个多小
时，大家随便选择一两个景点或全程吧？我在前
边带路，大家跟上，出发。于是乎，大家就跟着
她，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向前快速地

迈步……
这两年，我每天坚持快走一万步，所以，我

有点满不在乎，开始上得飞快，心想：“跟到走”
就是了。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向上的台阶没有
尽头，而且越来越陡，后来我的左膝关节竟然一
用力，就炸裂的疼，每向上一个台阶，就要闪电
般地疼一下。我前边的作家王剑冰显得很轻松，
一会儿就蹿出老远，而我后面的诗人高旭旺，似
乎也随时都可以超过我。要知道，他们俩个都比
我大三四岁，我岂能落后？忍着疼痛上吧，但每
上一阶，左膝关节就要炸裂地疼痛一下，一下一
下的，让我实在难以忍受，怎么办呢？我冲上喊
道：“上边平台还远吗？”前边的王剑冰说“不远
了，马上就到了！”于是乎，我鼓足勇气，着力于
右脚用劲儿，尽量让左脚踩上之前，人就跟上
去，这样似乎好了许多。我寻思着，过去没发现
左膝关节有毛病呀，该不是这次的梵净山之行，
在向我发出预警吧？

终于来到了平台，这里是眺望凤凰山的最佳
角度，大家围在平台上轮流着与凤凰山合影留
念，我说：“我怕不能继续上了，左膝关节一用力
就疼”。高旭旺很关心，说“兄弟，旅游就是玩
儿，不必较真儿，别上了。”王剑冰凑过来说“我
陪你，咱哥俩在这周围转转也挺好。”而此时大家
已经拍照完毕，又要接着向上爬了。诗人南鸥头
发白了大半，且脑袋后束了一个大尾巴，加上额
头前的刘海儿在山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扬起，自然
就有了几分仙风道骨的沧桑感。他见媒体小女生
正举着相机对着他拍视频，他也不含糊，立刻就
冲着镜头喊叫了起来。

于是乎，我和剑冰便留了下来，刚找了个石
条凳坐下来歇脚，就听到那个拍南鸥视频的媒体
小女生惊呼了起来：“快来看，快来看，刚才拍的
那条短视频，发出就这么一会儿，竟然 10 万+
了。”小姑娘拿着平板给身边的小伙伴们看，眉飞
色舞，喜形于色。

我与王剑冰一边闲聊，一边看着上上下下的
游客。我发现：上山的都是低头向上，面无表
情，偶尔抬头，也是向上张望，充满了未知的茫
然，仿佛在问——还有多远才能到？而下山的就
不一样了，无论老少，一律充满了自豪的满足
感，与上山人眼仁儿里的茫然相反，是知道了真
相之后的，或张扬或内敛，或淡然或无所谓，这
是不是有点儿人生的况味儿了呢？上的上，下的
下，摩肩接踵，匆匆忙忙，然而不同的体验却有
着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发现与收获，而我和剑冰
兄的不上不下又该有怎样的感悟呢？还是大先生
毛泽东英明，他早就体验过了这一切，所以他有

名句流芳百世：“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
天。”还好，那天还真下了点小雨，却是洒在了我
们下山之后的盘山小路上。

其实吧，没有登上老金顶与红云金顶，我的内
心很是遗憾。傍晚时分，铜仁市政府的张晓亮副秘
书长坐在我身边，似乎知道了我的心思，便对我说：

“梵净山方圆 700 里，与印江、松桃交界，不仅是沅
江之源，还是沅江与乌江的分水岭。我从小到大，
从各个角度上过多次梵净山，但每次的感受都不一
样，你这次只是从一条路，上了个半山腰，也就是打
了个卡，与所有第一次上山的人一样，对梵净山的
认识都差不多，也都是个打卡的级别，没什么好遗
憾。要真正认识梵净山，就要常来，反复来，来上十
次八次，二三十次，一来就住到山里，吃山野饭菜，
住山风吹的茅屋，爬没人走过的山坡，到了红云金
顶，才能看到梵净山真正的风光。”“你看到过红云
金顶吗？”我问他。他说：“我上过 300多次金顶，只
遇到过一次。”“那是个什么景象呢？”

他说：“那次是陪我妹妹一家三口，天不阴不
阳，也还算是晴天。时间有限，他们来几天就要
走，所以选好了日子，就不能变了。那天大雾弥
漫，我们是顶着雾岚上到了金顶，结果，上下左
右都是白茫茫的云雾，俗话说的那个‘如坠云里
雾里’，就是那个感觉，一家人都被云雾遮挡，互
相谁也看不见谁了，你喊我，我喊你，周围的游
人，也是一样，都在喊，都被云遮雾绕地找不着
北了。这时候，天空突然射过来一道金光，之后
变成了金环，只见那云雾绕着金环向上翻滚，从
下而上，不停地翻滚，不停地翻滚，奇妙，奇
幻，奇特之极！持续了一两分钟，然后，瞬息之
际，就又回到了重云密雾的遮蔽状态。我就见到
过这一回，去过 300 多次，总算亲历红云金顶，
情境无二，终生难忘。”

如此说来，即使我上去了，也可能见不到、
遇不到红云金顶，然而我仍然渴望着能一睹它的
真容。于是，我便给张副秘书长发了个信息，问
他有没有照片。结果，他给我发了三张照片，但
与他讲的如身陷囹圄般的云雾之中，完全不一
样，应该是航拍的，那是红日东升之际，只见云
海汪洋之中，梵净山主峰凤凰山只露了个头，周
边全是云雾的波谷浪峰，绵延无尽，在红日的普
照之下，曙红漫透金黄，金黄泛着曙红，红彤彤
中含着金灿灿，金灿灿中裹着红彤彤，像画一
样，万顷碧空，无穷无尽的辽远……

嗯，大美难得之极，还得是航拍，得科技智慧大
发展。否则，没有如此科技，没有手机微信，那被描
绘得神神秘秘的红云金顶，如何能让我看到这大自
然真真切切的、大美壮阔的无限风光呢？

梵
净
山
记
行

王久辛：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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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尹珍务本堂怀想

■ 雷霖

没有强健硬朗的体魄，没有坚毅果决的
眼神，没有勇敢的心，别说不成，想都别想。

我无数次走进务本堂，无数次对着尹珍
塑像发呆，我想象过尹珍的无数种样子，是
单薄身板儿的读书人呢，还是粗粗壮壮的肌
肉男？是精致小巧的、还是高大威猛的？是
见人一脸笑呢，还是目光两把刀？

尹珍，字道真，生于公元 79 年，东汉
牂牁郡毋敛 （今贵州省正安县） 人，《后汉
书》 卷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 记载：
“ （东汉） 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
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
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
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可见，尹珍是
贵州最早见诸文字、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
原文化的著名学者、文学家、教育家和书
法家。

走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安
尹道真务本堂。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
新州镇新州河畔的务本堂，占地面积约
8900 平方米，包括务本堂、魁星楼、字库
塔、通道牌坊、尹珍墓和“尹先生务本
堂”碑、“重建务本堂小序”碑、“汉儒尹
公道真先生神位”碑、“学者必由是，庶乎
其不差”楹联等。务本堂最初是东汉永初
元年 （107） 尹珍北学还乡后创建的三楹草
堂。当初的草堂早已不见。有唐一代，正
安属珍州乐源县域，乡人在务本堂旧址设
书院，改务本堂名为乐源书院；宋、元至
明 中 期 ， 务 本 堂 废 ； 明 万 历 四 十 年
（1612），遵义府知府孙敏政尊前贤励后
学 ， 在 旧 址 重 建 ； 清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1685），遵义府知府陈师沆重修；嘉庆二
十年 （1815），正安州知州赵宜霖重修；咸
丰六年 （1856），正安州知州朱百谷修葺；
咸丰九年 （1859），正安州知州于钟岳修
葺；同治年间被毁，光绪四年 （1878） 复
建；光绪十二年 （1886） 增修。

我常常想，尹珍应该是个把读书上升
到了治国平天下高度的读书人吧。他不可
能像有的读书人那样，把身板读得比竹简
还要薄，把皮肤读得比纸张还要白。他要
走那么远的路，求学前要从毋敛坝走到洛
阳，求学后又从洛阳走回到乡里毋敛坝。
教学之中，依然要山山水水上上下下坡坡
坎坎地走。而且，他不大可能像孔子那样
坐着车到处走，那是北方，平。尹珍走的
是西南夷，南方，陡。有路也不是好路。
况且，大多没有路，得靠自己的双脚一步
一步探出条路来。如果没有一副好身板，
那是扛不下来的。

尹珍之勇，在敢为人先。尹珍大概自
幼聪颖好学，天资过人，行事大胆，常有

奇思怪想，不会沿规循墨。不然，他绝不
会产生北上求学这一个当时当地大多数人
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大胆念头。为此，尹
珍要敢于孤身荒野，也敢单骑赴敌，敢仰
首吐天，敢低头咕哝，敢单手捉蛇，敢赤
脚跺地。只有这样，他才敢把自己丢进深
山，趟进大河。他才敢二十岁时，跋涉千
里，远赴京师洛阳，拜许慎为师。他才敢
回到家乡四方行走，用脚尖在西南大地上
凿出文教之路。

尹珍之智，在务本求实。通过务实地
学习和思考，尹珍对人，怀了谦卑，对生
命，怀了敬畏。他的心更多的时候是温软
的，他的目光更多的时候是慈悲的。在路
上，他会为受伤的蚂蚁流泪，他会为长者
折枝，他会为孺子摘果，遇到弱者欺负，
他会唾面自干。身在他乡，他会时常梦见
老母。知识越学越多，眼界越来越宽，看
到的就越来越深，自己却越来越感觉无
知，越来越感觉渺小，也越来越感觉卑
微。于是尹珍成为了大学问家，却觉得自
己一无所知。尹珍成了大书法家，却觉得
自己不懂书法。尹珍成了大教育家，却觉
得自己并不懂教化。

尹珍之功，在崇文重教。他的学生是一
个一个的生命，他的教育不是鞭子和绳索，
他的学堂不是囚笼。尹珍尊重学生，尊重学
生的个性和性情，因为他把学生当成活生生
的人。在他看来，与一个活生生的人相比，
天地间不管什么东西都会失去终极价值。

尹珍之德，在回报桑梓。尹珍在许慎
那里学了八年，二十八岁那年，终于学
成。当他决心回到故乡西南去开文教先河
的 时 候 ， 许 慎 甚 感 欣 慰 ， 说 ：“ 吾 道 南
也。”回到故乡的尹珍，在今天的贵州省正
安县新州镇新州河畔，手建草堂三楹，立
志教学。尹珍官至荆州刺史。因年老遂辞
官还乡，将原学馆改名务本堂，矢志育
人。务本堂之名，出自 《论语》 的“君子
务本，本立而道生。”从此，尹珍成为贵州
文化教育的先行者，“凡属牂牁旧县，无地
不称先师。”公元 162年，尹珍病逝，葬于
务本堂后。

千百年来，多少人走进务本堂，在尹
珍墓前发呆。我也一样。我能感受到尹珍
高大健朗的身躯如大娄山挺立、坚硬如箭
镞一般，那指向遥远时空的下巴，那慈悲
而略带沧桑的脸，那嘴角边隐隐的半丝微
笑……千百年来，他从以前走来，他又走
向以后……

务本堂前的流水，不舍昼夜；尹珍墓
前的青草，春天又生。

千百年来，正安人一直在修葺务本堂。
或许，每个正安人，甚至更多的人都

在心里不断修葺着务本堂。

经 查 考 ：梵 净
山 ，于 汉 代 正 式 载
于 史 册 ，《汉 书·地
理 志》称 梵 净 山 为

“三山谷”，唐代《元
和郡县志》改称“辰
山 ”，宋 代《太 平 寰
宇 记》称 其“ 思 邛
山”，这之后佛教渐
入中国，再之后，到
了明初才有梵净山
之 名 。 我 理 解 ：梵
净山，在这里为“清
净”“寂静”，即回到
内 心 ，谧 境 修 身 之
意 ，亦 非 佛 教 所
属 。 但 凡 人 有 兴
致 ，皆 可 来 登 高 望
远，舒放身心，强筋
健体，补充元气，无
需 吃 斋 礼 佛 ，就 是
说 ，梵 净 山 乃 天 下
人之山。

—— 题记

■ 赵运乾

2021年清明节前后，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石阡县一些
机关干部到困牛山红军纪念碑、红军墓前追思先烈，缅怀壮
举，学习党史、军史，一些中小学生也前往为红军扫墓，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与此同时中央和省市的新闻单位作了报道。红
军指战员在困牛山集体跳崖突围的壮烈历史得以重见天日，
名垂青史。

说起这件事，笔者与此还有些关系，早在 20世纪 80年
代中后期，我认识了一位老红军，他姓唐名叫唐仁均，新中
国成立后任山西省《火花》杂志主编，是山西省文联的负责
人之一。他对红军长征的历史有广泛的研究。他听说我是石
阡人，便和我谈起了红军长征时，在石阡甘溪与国民党有一
场恶战，大部分突围出去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师，未能突
围的另一部分，被逼上了一个叫困牛山的地方，几十名红军
战士跳崖壮烈牺牲，很是壮烈。可是红军长征史料中却记载
很少，他要我回石阡调查一下，搞清楚红军战士在困牛石跳
崖的史实。

我回到石阡后，专门拜访了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石晓梅，
她表示一定安排人去调查，不久她调离了石阡，我再次与石阡
有关领导谈及此事，他们做了一些调查，但没有明确的结果。
后来一个叫杨又铸的年轻干部很热心这件事，做了深入的调
查，终于搞清楚了红军长征时在石阡的战斗史实。石阡县的
领导也很重视这件事，决定请省里的有关专家、教授、学者前
去现场考察确认。

杨又铸来到贵阳告诉我邀专家组并请我参加，我当然愿
意。专家一行到了石阡，到现场实地考察，参加了当地领导和
群众参加的座谈会。专家组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史实后进行
认真分析，确认跳崖人数达100多人。

首先搞清楚了石阡甘溪的两个同名地点，一个地方叫甘
溪，一个叫甘溪槽，在这里是萧克将军指挥的甘溪战斗，战斗
非常激烈，牺牲了许多红军战士，但终于突围出来，在印江木
黄会师。一支由龙云师长率领的红军队伍，在龙塘乡困牛山
发生战斗，在红军长征史上有明确记载。

这支红军既负责掩护红军前进 ，又负责阻击敌人的后
追。他们从思南过来，赶到甘溪槽时后面有黔军追赶，前面有
湘军阻截，敌军占领了有利山头，红军却在甘溪槽的田坝里，
战斗地势非常不利。他们不顾疲惫的身体，冲上困牛山，占据
比较好的地势，便和追赶来的黔军和地方民团展开了战斗，打
了一个胜仗。

接着黔军的后续部队赶到了，红军寡不敌众，只好退却，
找突破口突围。当时指挥战斗的团长叫田海清，他决定部队
分两部分突围，一部分200多名指战员跟随龙云师长，选择敌
人较为薄弱的方向突围 ；一部分掩护龙师长在原地阻击敌
人。龙师长突围出去后，在岑巩受伤被俘，1936年 2月因病交
加于湖北武昌去世。

田团长率这部分红军顺着山势且战且退 ，准备冲下山
坡。不料退到山坡边，有一条小河横在前面，河不宽，但河谷
很深，河的两岸都是悬崖峭壁，后面的敌人追赶过来，在激烈
的战斗中，英勇的团长壮烈牺牲，其余红军寡不敌众，只好跳
崖突围。

当地老百姓说，红军战士跳崖时，对岸的敌人用机枪扫
射，有的被枪弹打死，有的跳崖摔死，真是悲壮惨烈啊！当时
天昏地暗，山在呜咽，水在哭泣，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绝大部
分红军战士都壮烈牺牲。只有两个躲在岩缝中幸存下来，被
当地老百姓发现，悄悄背回家藏起来给他俩养伤治病。有一
个伤病好了回老家去了，另一个留下来被老乡收养隐姓埋名，
在这里成家立业，结婚生儿育女。新中国成立后亮明身份，自
己是困牛山战斗跳崖的红军幸存者。当地政府也一直关怀照
顾他。可惜专家去考察时，这位老红军已离开人世，只有他儿
子参加座谈会，讲述了红军战斗的故事。壮哉红军！伟哉英
雄！

困牛山红军烈士战歌
石阡有座困牛山， 红军到此战敌顽。
鏖战一日弹粮绝， 四面敌人围上来。
百余战士无处去， 飞身跳下悬岩去。
敌人机枪纵横扫， 烈士鲜血映红天。
乌雀乱飞青山哭， 黑溪河水齐呜咽。
当地百姓心中记， 常在岩边洒酒奠。
党和政府发现后， 烈士遗骨葬山前。
建党百年人民庆， 红军英灵已安眠。
墓冢巍巍千秋史， 丰碑光照新纪元。

（此文为作者遗稿）

困牛山红军跳崖壮举史实发掘的回忆

丰碑光照先烈壮举


